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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十七势

1
为了看桃花
我一直等到漫天的雪花全老掉

2
开花的都短暂
只有等待地久天长

3
有桃花，不一定有桃花源
哪一朵花朵的内心没有风暴
4
哪一朵是往年的熟人
忽一阵风，花香喊出了我满眼的雨水

5
村里的小芳已不存在
我想给每一朵桃花起一个芳菲的名字

6
桃花是佛桃的母亲吗
桃花啊，佛桃可是被人吃掉的

7
不结果的花开得最美
被人称为谎花的，往往才具有神性

8
不开花，开花了也不结果
想到人类，我就理解了这大片的桃林

9
每一朵花都有内伤
花开花落的背后是一生的付出

10
桃树原本是野生的，人也是

因命运相同，桃红桃白里渗着人的血

11
这里的桃花是有家的
朵朵有翅膀，却打着旋儿向地上飞

12
在一朵桃花前发呆是幸福的
桃花懂得我巨大的孤独

13
因为爱，必须宽恕
对那些被蹂躏的美该如何交代

14
一面说人间最美四月天
因为死亡，我一再指认丑陋和残忍

15
赞美或者怀念
见过了太多的凋零，我绝望到死

16
黑牛山没有牛，刘台的桃花也不姓刘
我是一匹马，在曹庄也不是庄户人

17
四月的山野空空荡荡
这是春风和桃花的世界，人是路过

夜宿滁州

听到敲门声。难道欧阳修前来

窗外星光都灭了
是人，还是鬼
又仿佛是另一个自己
悄悄地来看我
在世间久了，除了找古人聊天

就只能翻检自我

在醉翁亭

凡令人陶醉的，我都谨慎
酿泉还在，水声和鸟鸣也在
游人依然走在画中
醉汉遍地皆有，醉翁其实难寻
谁解得万千忧
方识得独乐与众乐的真谛

好在还有个醒心亭
尽管旧亭无存，新亭却在
不知醒的人也许本身就醉
醉了能醒的人本来就清醒
泉水叮咚，声声如诉
滴滴都有泪光闪烁

留侯祠前

一切都是重修的，传说也是
什么三进泥中履，什么圯桥授书
都细细品味

对于众生，从来没有天书
跪下所得，多为嗟来之食

但我还是愿意听一听《黄石操》
没读过《素书》和《太公兵法》
传说里毕竟有《国际歌》的音韵

我用心敲一敲后人立的这块石碑
还是有铿锵的旋律传出

乐沛殿遐思

从霸王墓到高祖老庙
那场两千年前的对决
改写了

胜负与文野的定义

一种成为精神，在我们心底藏着
一种成为物质，在时光里斑驳

《垓下歌》和《大风歌》都余音不绝

踏着两种音节拾级而上。在乐沛殿
我检阅这些身披鎏金的皇帝
从孩童到花甲
寻找着他们死亡的时间

鸟儿问答
——与一只鹩哥的生活散记

一
你能说出人话
如果人说出的多是鸟语
这是怎样的世界

二
打开鸟笼
你都不知道飞出来
想到人，我心就流血

三
关起你的是我
给你喂食的也是我
看到我，你高兴什么
四
你的黑夜和白天
其实是我能掌控的

我的黑夜和白天又在谁的手里

五
你有鸟生理想吗
看你蹦蹦跳跳的样子
难道像我，活着就是一切

六
我笑，你也笑
我笑着笑着心就酸楚起来
你是看我好笑吗

七
见到小孩你就快乐地摇尾巴
见到我怎么不摇
我丢掉了什么还是多出了什么

八
你的前世也是诗人吗
不跟我念诗，却歪头看我
眼神里有着诗人一样的决绝

马启代的诗
马启代

夏日之歌（外一首）

王灵朦

每一个夏夜都群星璀璨
漫长的假期闷热且原始
马匹站着睡觉，蚊虫吸血后很得意
窗台蛙声起伏，我的目光无法聚焦在漆黑里
那一整个夏季，清澈的湖水养育清凉
钻到一棵树上眺望远方，气球轻盈地飞着
把绿草系在手上，和树上的知了一起赞美夏天
纯粹的白是棉花的轻柔，变幻出各种动物
盛夏愈加闷热，巨大的疏远
少年的青涩在夏季开始，也在夏季结束

争吵之后

奶牛猫打翻了花瓶
碎片掉了满地，你坐着数数

窗户是四季的转场，巨大的空在心中坐着
风爱数落窗帘的形状，就像不屑的语调

天空沉默，黑了
累了，房间的灯亮了

“这是你最爱的玫瑰。”
你不再惊讶，用水瓶装上了玫瑰
奶牛猫在猫窝静静地睡了
旁边还有你倒了好几次的牛奶

红绿灯前（外一首）

艾草

所有人，被红灯止住了脚步。
时间，顿时缓了下来。
我这才有时间，
去看看边上的人。

我的右边，
大型的电动三轮车上，满载货物。
一双有力的双脚踩在踏板上，
身体蓬勃充满力量。
显而易见，她被生活磨砺过，
她的脸依然轮廓分明，异常美丽。
脸上沁出的汗珠似花朵上的露珠。
长睫毛下的眼睛盯着红灯，
她在为生活而赶路。

刹那间，我被震撼了，
为那粗粝的原生态的美。
长久以来，我看到了很多，
修饰过度的，像塑料花一样的美。

小蜗牛

雨后的鹅卵石路上，
我发现一只小小的蜗牛，
它在快速地蠕动。

我停下来看它，
它一下子从石块的这一边，爬到另一边。
我诧异——

我把蜗牛带回家，装在玻璃瓶里，
孩子说蜗牛爬得太快，它都爬了两遍，
他的作文还没写完半篇。

我想起几天前，送他去学英语，
小小的个子，提着作业袋，
一年级的他，遇上一群刚放学的初中生，
显得那么的小，他穿过他们，
淹没在无数的肩膀之下，
走向自己的教室。

这个世界，容不得一只慢的蜗牛。

那些被父亲多次铲除的野草，
在父亲走后开始探头探脑地钻出
地面，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
响声大一点儿会把父亲招来。它
们害怕父亲手里的薅锄子。只要
被薅锄子锄过，就会严重影响它们
的生命状态，它们不得不小心翼
翼。多少年的生存智慧，让它们总
是把根努力往深里扎，甚至顺着砖
地窄窄的缝隙扎到砖下面去。因
为它们知道，只要根还在，就一定
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野草一次次地试探，先是露出
个嫩绿的草芽头，前后左右探看一
番，接着把腰身稍微一挺，往高蹿
了蹿，再仔细观察一番……这样来
回试探多次后，它们终于发现，父
亲真的没在家。

那两扇锈迹斑斑的堂门被一
把锁封住了，连耳房、厦房的门也
锁住了，街门也关得严严实实。甚
至，那些往日里到处聒噪的鸡、猫、
狗也不见了踪影。这令它们感到
错愕，也让它们彻底放下心来。纷
纷恣意生长，几场透雨过后，便蹿
得老高了。

父亲与野草的恩怨持续了许
多年。他常说：大树之下无丰草，
有草之田无壮苗。因此，无论是在
生产队的农田里，还是在自家的承
包地里，他总是除草最积极的一
个。尤其是退休后回到村里，他更
是把我家的责任田当作主战场，发
动我们兄弟一起，常常与野草短兵
相接。在多年的除草斗争中，他能
够灵活运用薅锄子、宽锄、小锄、镰
刀等多种除草工具，根据不同作物、
不同地块，进行针对性作业，将农谚
中“豆薅三道颗颗圆，谷薅三道米汤
甜”“头道浅，二道深，三道把土壅到
根”的道理运用得淋漓尽致。

对地里的野草，父亲或许尚有
一丝宽容，因为许多野草可以食
用。比如甜茎菜、灰灰菜、苜蓿，不
仅是家兔喜欢的草料，也是人们青
睐的野菜；比如菅草、稗草，则是上
好的牛羊饲料。而对院子里的野
草，父亲则坚持零容忍。曾经有几
年，我们全家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
乡镇居住，老宅便闲置了下来。那
些野草看到父亲不在，便渐渐把院
子当作了它们的生命场，在里边繁
衍生息，枯枯荣荣。不仅长满了菜
地，连道路上、砖地上也到处是它
们的身影。

再次搬回老村后，父亲把除草
作为一件大事，带着我们从早干到
晚，直到把院子收拾像样了才停

手。他用铁锨把菜园的地翻了个
遍，然后用齿耙像梳头一样把野草
连叶带根都耙了出来。对于院路
和院中砖地缝里长出的草，他只是
把地面的野草清理干净，反正就在
自家院子里，他有的是耐心。因为
家里有了人，每天出出进进，路上
的野草自然也长不成啥样子，偶然
有不识时务冒出来的，父亲随手拔
掉就是了。

在与野草多年的斗争中，父亲
总是以一个全胜者的形象出现。
院子被他收拾得整洁干净，种上了
各种蔬菜、花卉，充满生机，无比
温馨。父亲将责任田经过除草耘
地、精心侍弄后，责任田年年都有
好收成。

当然，野草也并非满盘皆输，
它们懂得打持久战的道理，总是想
方设法到处扎根生长，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今天你除掉了地面的
草苗，地下的根便憋足了劲往上
长，十几天后便又是一片了。即便
你除掉了草根，野草也总是有办
法，要么靠四处乱窜的风，要么靠
任性飞翔的小鸟，总能再次生根发
芽。它们压根儿就不懂得示弱，总
是想方设法见缝插针地生长。也
是，毕竟土地是它们的家，它们是
时时刻刻与土地相厮守的。

与野草相比，土地于人虽然重
要，但人只是利用土地生产粮食维
系生命。父亲也知道这个道理，所
以他对野草并没有持一种彻底斩
草除根的态度，他或许只是在维持
一种平衡罢了，只要不影响庄稼
收成就行。

父亲曾经以为，他和草的这种
恩怨纠缠会持续一辈子。就像和
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村，居住了一
辈子的老宅一样，可以一直相互厮
守下去。为此，他专门找人修缮了
房子，把原来千疮百孔的水泥瓦换
成了结实、整齐的红瓦，把内墙刷
上了白涂料，给屋里安装了洁白的
石膏板吊顶，还在卧室添置了一对
老式沙发。晚年的他将承包地交
给了我的哥哥打理，他更专心地拾
掇着院子，种上了各种蔬菜，精心
地浇水施肥，把院子侍弄得生机勃
勃。野草在院子里绝没有立足的
可能，几乎一露头就会第一时间
被父亲除去。

人最终是斗不过草的，父亲忧
心忡忡地说。那时，他已经搬到了
我们居住的小城，和母亲租了一个
两居室，由我们照顾他们的饮食起
居。母亲患有严重的腰椎病、颈椎

病 ，眼 睛 也 看 不
清，父亲更是小病
不断。老村没有
医生，看病得去几
里远的镇上。搬
到小城后，父母二
人看病方便了，饮
食起居由我们照
顾，生活质量要比
在 村 里 时 强 多
了。然而，他们并
没 有 高 兴 起 来 。
母亲常常暗自垂
泪，整天待在楼房
里，哪里也不去。
父亲也是一副落寞的样子。他们
就像两株水土不服的树苗，始终缓
不过秧来。

母亲去世后，父亲更加郁郁寡
欢，吵着要回老村居住。我们以他
年龄大，生活不能自理为由多番劝
阻，他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行，
甚至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打包，声称
不送他回去自己坐客车也要回
去。无奈之下我们开车和他回了
老村。

打开老宅的门，扑面而来的是
满院的野草。那些野草一人多高，
密密麻麻，互相交织在一起，竟无
路可走。我们找了把铁锨，连劈带
砍，好不容易才“杀”出一条小路，
打开屋门，进了家。屋里地面上、
家具上、土炕上，都覆盖了一层厚
厚的尘土。好不容易将炕上的土
扫去，扶父亲上炕休息，父亲放声
痛哭。

仅仅一年的工夫，野草就占据
了整个院子。父亲对野草满心无
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野草的力
量，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回村
前，父亲对我们表达的那一番雄心
壮志被一院野草击得粉碎。最后，
父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坐上车又返
回小城。

“少时人除草，年老草埋人！”
父亲后来常常对我说，“人最后都
斗不过草的！”那次回村后，父亲还
自己偷偷坐客车回过一次老村。
他到老宅看了看满院的枯草，在姑
姑家吃了一顿饭，饭后又坐客车返
回。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塞北最寒
冷的时节，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在
寒风中等车、转车，回来后便感冒
了。自那时起，父亲就彻底断了回
村的念头。

我常常想，或许人终不如野
草。与野草相比，人大多恋家、恋
乡、恋亲人，有太多的牵挂，始终无

法摆脱深入骨髓的乡土情怀。而
野草则不同，它们没有人那样多的
牵绊，总是想方设法地生存繁衍，
它们的根系四通八达，它们的种子
甚至可以跟随风跟随鸟传播到很
远很远的地方，总可以把他乡变成
故乡。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再次回到老村时，父亲已处于
弥留之际，我们将父亲抬到了土炕
上。父亲像睡熟了一样，静静地离
开了我们。

给父亲入殓后，我来到院子
里。正是立冬前夕，微凉的风在院
中肆意地吹着，满院枯草在风中瑟
瑟抖动。被风卷起的枯草拍打在
我的脸上，我却毫无知觉，内心失
落而悲痛。常言道，父母在尚有来
处，父母去只剩归途。而我至此便
彻底失去父亲了。那一刻，泪水无
声无息地流了下来。

父亲到小城五年，老宅便闲置
了五年，院里已经完全成了野草的
家。即便暂时除去了干枯的野草，
但春风一吹，院里还是它们的世
界。在这个院子里，父亲与野草
们纠缠多年，但现在却被它们彻
底包围了。难道人真的斗不过野
草吗？

如今，每到祭祀日，我都会驱
车回到村里祭奠父母，再去帮父亲
看一看老宅里的那些野草。那些
野草，更加无所顾忌地生长着。每
次，我都会默默地站在院子里，和
它们对视许久。我会用手机把它
们生长的姿态拍下来，闲暇时翻出
来看，竟感到格外亲切。

或许，野草并不是父亲的敌
人，野草应该是父亲的玩伴。它们
陪伴着父亲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
秋冬，是它们让父亲有了生命的寄
托和动力。那些被野草包围环绕，
与野草较量的岁月大概是父亲此
生最快乐的时光吧。


